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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王守仁

摘　要：本文对跨文化能力内涵提出新的界定，即认知层面的跨文化知识，功能层面的语

言融通，行为层面的创造性与主动性，跨文化交流中的责任感和思辨意识，然后讨论外语专

业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融”的途径：优化课程体系，在外语专业教学内容中有机融入中国

元素；从语言技能训练上升到话语方式的掌握，融通中外语言、文化和思想；实现培养方式

与手段的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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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

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

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1]世界的多样性赋予人类社会

生活以丰富性，同时也造成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或

疆界，而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是国与国之间以及地

区冲突最为主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全球化时代

背景下，世界各国文化存在竞争性。法国总统马克

龙在2019年外交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俄

罗斯和印度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开始追寻自

己的“国家文化”。“当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自己

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

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而这

正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西方霸权的终结，不

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

落。”[2]马克龙呼吁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做出重大

调整，去尝试富有想象力的政治策略，努力维持西

方霸权及其哲学文化的吸引力。随着我们国家扩大

改革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

日益密切，出现了中外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日益

频繁的态势。搭建不同文化平等对话的平台，有效

传播中华文化，消除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偏见、误解

甚至是敌意，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工

作，而提升我们的跨文化能力是一个关键环节。

外语人才培养要关注跨文化能力，这涉及教学

理念的转变，以及对中国外语人才内涵的认识。在

中国语境下办外语专业，最显著的特点、不可替代

性在哪里？我认为应该是“跨文化”。我们的外语

专业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母语专业，因为我们是为中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我们的外语专业也不

同于国内大学的中文系汉语专业，因为我们是为国

家改革开放事业培养国际化人才。外语人才是中外

沟通的桥梁，连接中外，双向融通。因此，中国一

流外语人才必须具备跨文化能力，这是他们独特的

关键能力和必备素养。

2018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针对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类

的学生提出了新的主要能力要求：

外语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

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

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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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3]

在国家层面研制的本科教学质量标准中对外语

专业学生提出跨文化能力的要求，这是首次，必将

对高校外语专业教学产生深远影响。

一、跨文化能力的界定

关于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通

常会想到跨文化交际，即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16年我曾著文讨

论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对跨文化

交际能力含义作了概述。[4]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知

识、态度和技能三个层面。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

掌握相关文化知识，包括对中外文化异同的了解。

其次要对异国文化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知识和态度

可以形成跨文化的敏感性。再次是技能，指跨文化

交际时能采取恰当的方式，调适交际策略。衡量跨

文化交际能力有两个标准：有效性（effectiveness）
和适宜性（appropriateness）。

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经常互换使用。

戴晓东2018年出版的《跨文化能力研究》列入“跨

文化研究核心话题丛书”，该书“导论”部分就有

关于“跨文化能力概念的界定”。跨文化能力可以

分为一般跨文化能力和特定跨文化能力：“一般跨

文化能力是指那些应用于所有跨文化情境的基本的

交际能力。特定跨文化能力是指在特定语境中的抑

或与特定技能相联系的交际能力。”[5]这一界定显

然是基于“交际能力”，而在实际操作中作者也常

常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同于跨文化能力，原本是跨

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历史回顾被置换成“跨文化能

力研究的历史回顾”，如1998年高一虹在《语言

教学与研究》第3期发表论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道”与“器”》，在戴晓东的书中则改换成了

“高一虹的‘道’与‘器’跨文化能力理论”。[6] 孙

有中长期以来一直从事跨文化研究，对跨文化能力

培养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他在2016年发表的文

章中对跨文化能力的核心内涵做了如下的描述：

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

和批判性文化意识；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研究理论

知识和分析方法；熟悉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历史与

现状，理解中外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异同；能对不

同文化现象、文本和制品进行阐释和评价；能得

体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能帮助不同语言文

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7]

孙有中对跨文化能力的描述已超越了交际能

力的边界，内容比较丰富。他在文中呼吁“外语界

在新一轮教育和教学改革中高度重视跨文化能力培

养”[8]。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近年来关注外语教育

与跨文化能力的关系，结合人才培养实际，探索跨

文化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取得显著成效，我主持

的《高素质外语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创新与实

践》获得了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早在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投资

于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对话》（Investing i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的报告，提出了

“文化扫盲”（cultural literacy）的理念，认为文化

扫盲已成为今日世界的生命线，是超越“无知之间

的冲突”（clash of  ignorances）不可或缺的工具。[9]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跨文化能

力概念与行动框架》（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 –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报告中

运用了树形模型，将涉及跨文化能力的25个核心概

念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报告将“文

化”（Culture）和“交流”（Communication）视

为跨文化能力的树根（Roots）。其中，“文化”包

括身份、价值、态度和信念，“交流”包括语言、

对话、非言语行为。“跨文化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是树干（Trunk）的一部分，涉及专

业领域的对话和非专业领域的对话。值得注意的

是，模型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只是跨文化能力这棵

大树的一片叶子（Leave）[10]，因此，在讨论跨文化

能力培养时，应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区

分开来。

根据对跨文化内涵的研究和观察以及外语人才

培养的实践，我们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基础，进行

拓展和创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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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1.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知识；2. 功能层面的语

言融通；3. 行为层面的创造性与主动性；4. 跨文化

交流中的责任感和思辨意识。

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跨文化沟通的

基础。几年前国内某高校研究人员的科研论文因

为文化的“无知”，不恰当地使用了“造物主”

（creator）一词，被人诟病。该论文的内容是研究

手的构造，认为人手的构造机理是造物主为使人手

得以完成无数灵巧功能而做出的精妙设计。因为

“造物主”这个词与“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

的联系，这篇文章收到了源源不断的负面评论，论

文作者后因引发“神创论”的辩论而撤稿并致歉。

他表示：“很抱歉引起了关于神创论的辩论。我们

的研究与神创论毫无关系。英语并不是我们的母

语。我们对于造物主一词的理解与母语是英语的人

的理解是两回事。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是我们误解

了造物主这个词。”[11]

要认识和了解西方，需要在认知层面做很多工

作。华为总裁任正非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当

前我们还缺乏对西方世界（权力结构、文化与冲突、

价值观、社会心理等）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12] 我
们生活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我们还有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任务。因

此，我们要花大力气掌握认知层面的跨文化知识。

功能层面的语言融通是指话语方式的转变，即

换位思考，熟谙西方的思维模式、文化传统、价值

取向，以对方认知结构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表达

方式分享信息、陈述观点、展开斗争、取得共识。

行为层面的创造性与主动性是指在跨文化沟

通中要起到主导地位。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

中，我们要具备跨文化领导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要成为倡导者而不是“跟随”他人，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感召力、塑造力和影响力。 
跨文化交流中的责任感和思辨意识主要涉及中

外文化的交流、交锋和交融，要求我们具备批判性

思维，进行比较与分析，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

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途径

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底色，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13]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

确定以“坚定文化自信、提升跨文化能力”为核心理

念，推进外语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创新。

中国高校外语教育目前存在着“三重三轻”的

问题。第一，重国外，轻本土，单向教授西方历史

社会文化知识，对中国文化缺乏必要关注，在课程

体系中对中国元素的凸显和阐释较为欠缺。第二，

重语言微技能，轻话语方式，过于强调工具性的技

能操练，缺乏对中外文化融通与话语方式转换重要

性的足够认识。第三，重知识积累，轻人文思辨，

教学一般以知识讲解与积累为主，对跨文化批判性

反思能力培养不够。从跨文化能力这一视角审视这

些问题，转变教学理念，重构教学内容，更新教学

方法与手段，可望找到解决方案。

孙有中曾就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外语

类课堂教学提出基本原则：思辨（critiquing）、

反省（ref lect ing）、探究（exploring）、共情

（empathizing）、体验（doing）[14]。这五条原则

适用于外语类专业课程的教与学，具有针对性。为

使高校外语教学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提升教育质

量，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理念还需渗透和贯穿到课程

体系、教学模式、每一个教学环节，具体可从三个

“融”字上进行思考和探索：

第一，改变传统外语教学观念，在外语专业课

程内容中有机融入中华优秀文化。重点建设用外语

教授的中国思想文化课程，拓宽与加深外语专业学

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尤其注重引导学生深

化对中华民族经验智慧的认识，提高文化自觉，将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着力

点，使学生具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的意识和主动性。

第二，从语言技能训练上升到话语方式的转

变。以“融通”为核心，形成“跨”文化的特点：

既要有对中外文化经典的阅读与研习，也要有对文

化经典的换位思考及换位表述，同时把握中外文化

的本质与内涵，把和而不同、交流互鉴的观念贯穿

始终。话语不单纯等同于语言，它具有特定思想指

向和价值取向：“话语既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

又是构成思想的重要元素。”[15]在跨文化语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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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是一个涉及不同主体的“复杂的认知、交际活

动”，要“充分考量国际受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建

立我们的话语与国际受众之间通达的主体间关系，

以使我们的话语为不同文化受众所认知、理解和接

受”。[16] 融通中外语言、文化和思想，方能有效阐

释中国立场和观点。

第三，实现方式与手段的跨界，融合第一课堂

和第二课堂、线上和线下、国内学习和国外研修，

优化开放互动、国际化程度高的人才培养环境，拓

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树立世界眼光，增强比较意

识，发展批判性思维，有效培养学生在真实情景中

进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2015年国务院下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确定的第一条“基本原

则”为：“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

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

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

快走向世界一流。”[17]建设一流学科，应该符合新

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要求，即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时代特征。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入选一

流学科建设名单，十分重视一流人才培养。我在一

次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上曾指出：“学科建设的中

国特色充分体现在一流人才的培养上，即中国高校

培养的是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才，他们具有中国情

怀和全球竞争力，能够融通中外，在中外交往中能

够维护祖国利益，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些方

面是显著区别于世界其他高校的。”[18] 近年来，我

们实施外语人才培养新方案，围绕提升跨文化能力

采取了一些有效举措：

第一，通过优化课程体系，打造“中国思想经

典”“西方思想经典”等跨文化优质课程，在教学

内容中充分融入中国元素，融通中外文化，帮助学

生增强文化身份意识，提升对文化多元性的认识。

第二，通过构建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从叙事

（narrate）入手，学会讲述故事。切实改变“重语

言微技能、轻话语表达”的传统外语教学方式，按

照跨文化能力在认知、功能、行为等内涵构成上的

要求，教学重点从强化语言技能训练转移到掌握话

语方式，注重在认知和情感体验层面与对方实现历

时和共时的互文对接。

第三，通过倡导研究性教学，开展文化经典研

习，利用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质资源与跨学科研

究平台，实施文史哲学科融通的“人文社会科学高

级研究院本科生驻院研修项目”“悦读经典计划”

等，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促使

学生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第四，通过创新培养方式与手段，建设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使信息技术与课程内容整合、课堂学

习与实践探索互动、国内学习与国外研修对接，依

托一流国际化教学团队及国际合作项目，开展本科

生交换学习、联合培养、开设国际化课程等，凸显

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特色与有效性。

综上所述，跨文化能力源自跨文化交际能力，

但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丰富

的内涵。高校外语教育重视跨文化能力培养，要求

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

规格和课程体系，促使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

内容以及方法手段发生变化，对于外语专业主动适

应新时代高等教育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加强

内涵建设具有深远意义。中国外语教育应扎根于祖

国大地，培养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外语人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的外语教育。跨文化能力有助于学生拓展国

际视野，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世界，具备应对未来

社会挑战的全球胜任力。推进和深化以跨文化能力

提升为核心的教学改革，无疑是培养高素质外语人

才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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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ivating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

Wang Shouren

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defin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i.e. cognitive knowledge, functional 

language, behavioral initiative, and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n the ways of cultivating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 are proposed: introducing China elements into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extending language skills to discourse modes, 

and combining various educational approaches and methods.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 curriculum; discourse; educational approaches and methods


